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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汉语新词语前空型表人词语模的范畴化

赵艳梅
（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前空型表人词语模”是一种造词能力强大的结构，从当代认知语言学范畴化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它

应属于范畴中的基本层次范畴。近十年来，“Ｘ族”“Ｘ客”“Ｘ男”“Ｘ哥”“Ｘ控”等前空型表人词语模已经成为这一范

畴的典型成员，根据这些典型成员模标的语义特点和模槽的聚合功能，可从以往类似研究中未曾尝试的角度，即泛

指性、关系性、隐喻性，对其进行分类探讨。同时应该认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知心理的改变，这些典型成

员也是可以“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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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今这个彰显自我、价值取向多元的时代，总
体人群的显著特征就是族群化，把这些千姿百态的小
族群用代码固定下来，便形成了以语言为表征的“人
以群分”。在表人词语群中，有部分词语群得益于“词
语模”对这些各具特点的人群的描写和固化作用。

“词语模”是李宇明［１］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具有造词功
能的框架，由不变的“模标”和中空的“模槽”两部分组
成。在前空型表人词语模（简称“前空表人模”）中，
“模标”是每个小族群的共同特征，“模槽”是其区别性
特征，族群之间通过“模标”相区别，通过“模群”相联



系，族群内部通过“模槽”相区别，通过“模标”相联系，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表人词语模网络。在认知视角下，
它们之间隐藏着错综复杂的结构关系和语义关系。
在词语模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从认知角度进行的探讨
很多，但多集中于隐喻转喻、概念整合、意象图示、构
式语法，较少涉及到范畴。具体到表人模，一般是对
个体模的认知研究，鲜少涉及模群。因此本文利用统
计分析方法，基于当代认知语言学对范畴的基本认
识，对近年产生的“Ｘ族”“Ｘ客”“Ｘ男”“Ｘ哥”“Ｘ控”
等十个典型前空表人模进行分类探讨。

一、前空表人模的构词概况

类推是词语模的形成方式和运作机制。词语模
的基式是一簇词语，从历时观点来看，词语簇的产生
具有“时段”性，是语用主体有意或无意通过“类推”
不断创造具有相同模式词语的过程，最后逐渐达到
一种“约定俗成”，模式识别最终完成；从共时角度来

看，模式从基式中概括和析取出来后，语用主体有意
依据模式通过“类推”快速、批量生产新词语，这种词
语群的形成具有“时点”性。因此，可以说词语模的
形成是“弱意识”类推的结果，词语模的运作按照“强
意识”的类推原则。
词语模类推造词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一个个同

义类的大“模群”，和一个个以“模标”为标记特征的
小“族群”。本文选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侯敏、周荐
等编著的《汉语新词语》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的年度新词
语（正文部分词条）为语料。据统计，这８年产生新
词语（包括新义和新用法）共计４０２４条，其中表人词
语共９５８条，占新词语总数的２３．８１％，接近四分之
一，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构词理念。其中“Ｘ
族”“Ｘ哥”“Ｘ客”“Ｘ男”“Ｘ女”“Ｘ帝”“Ｘ姐”“Ｘ
奴”“Ｘ控”“Ｘ二代”十个前空表人模构造的词语共
计４５１条，占表人新词语总数的４７．０８％。２０１９—

２０１６年这十个词语模的造词情况见表１。
表１　“Ｘ族”等十个前空型表人词语模构成新词语的数量概况（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

年份
词语模数／个

Ｘ族 Ｘ哥 Ｘ女 Ｘ男 Ｘ客 Ｘ二代 Ｘ帝 Ｘ奴 Ｘ控 Ｘ姐 合计

２００９　 ６０　 １　 １５　 １４　 ６　 ９　 ０　 ２　 ０　 １　 １０８
２０１０　 ５６　 ２２　 ９　 １１　 ８　 ８　 ７　 ９　 ４　 ４　 １３８
２０１１　 ３１　 ３０　 ６　 ２　 ４　 ６　 ５　 ０　 ４　 ２　 ９０
２０１２　 １２　 ８　 ３　 ４　 ３　 １　 ０　 １　 ２　 ２　 ３６
２０１３　 ２４　 ２　 ４　 ３　 ２　 ０　 ２　 ０　 ０　 ０　 ３７
２０１４　 １４　 ０　 １　 ３　 １　 １　 ０　 ０　 １　 ０　 ２１
２０１５　 ７　 １　 ０　 ０　 ５　 １　 １　 ０　 １　 ０　 １６
２０１６　 ３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５
合计 ２０７　 ６４　 ３８　 ３７　 ３０　 ２７　 １５　 １２　 １２　 ９　 ４５１

　　分析表１可知：从横向来看，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Ｘ
族”词语模的产量最高，８年共计产生新词语２０７
条，其次是“Ｘ哥”“Ｘ女”“Ｘ男”等；从纵向来看，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总产量较高，其后年份总产量出现较
大下滑。值得注意的是，除了“Ｘ族”“Ｘ客”外，其余
的表人模在某些年份造词上都出现了空缺；除了

２０１０年外，其他年份某些表人模的造词也都出现了
空缺。其原因总结起来有三：一是某些表人模的造
词能力还没开始显露，如“Ｘ帝”“Ｘ控”在２００９年造
词空缺；二是一些表人模的造词能力由于其他模式
的分摊、新兴模式的出现、语用主体关注度的改变而
呈现不同程度的消减，如“Ｘ奴”“Ｘ姐”的造词均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出现了空缺，２０１６年模式造词空缺最
大；三是因为选取模式的时段问题，不能反映其造词
的全貌，但“窥一斑可见全身”，“点”也可以反映“面”
的某些特质。

二、范畴理论视角下的前空表人模分析

范畴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基础，是人对世界万物
的概念归类，当然这种归类既取决于事物的客观特
征，又有赖于人的主观感知，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
果。语言就是范畴形式化的结果，也是对各种事物
范畴化的工具。

Ｕｎｇｅｒｅｒ和Ｓｃｈｍｉｄ在范畴化的具体探讨中，提出
了两种范畴化方式［２］：原型参照方式和家族相似性参
照方式。以原型为参照要注意基本层次范畴成员应具
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即属性特征和外形特征。也就是
说这些成员应属性相同，外形相似，其中的典型成员不
仅共同属性最多，而且外形上应更具代表性。以家族
相似性为参照是相对上位范畴而言的，建立基础是组
成它的基本层次范畴之间具有相似性。综上可知，基
本层次范畴是原型范畴，上位范畴是家族相似性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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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空表人模的基本层次范畴
根据 Ｕｎｇｅｒｅｒ和Ｓｃｈｍｉｄ的观点［２］，本文所讨

论的前空表人模属于一个大的基本层次范畴，因为
模标成分的固有性和位置的固定性，“Ｘ族”“Ｘ哥”
“Ｘ男”“Ｘ女”“Ｘ二代”“Ｘ客”“Ｘ帝”“Ｘ奴”“Ｘ姐”
“Ｘ控”“Ｘ粉”“Ｘ领”“Ｘ爷”“Ｘ叔”“Ｘ替”“Ｘ漂”“Ｘ
妹”“Ｘ妈（妈妈）”“Ｘ爸（爸爸）”“Ｘ宅”“Ｘ霸”“Ｘ奶
奶”“Ｘ人”“Ｘ民”“Ｘ员”“Ｘ师”“Ｘ一代”“Ｘ党”“Ｘ
派”“Ｘ工”“Ｘ军”“Ｘ手”“Ｘ模”等是表达该层次的
词语，即“基本层次词”，“族”“哥”“女”“男”“二代”
“客”“帝”“奴”“姐”“控”“粉”“领”“爷”“叔”“替”“漂”
“妹”“妈（妈妈）”“爸（爸爸）”“宅”“霸”“奶奶”“人”
“民”“员”“师”“一代”“党”“派”“工”“军”“手”“模”等
是基本层次范畴成员的“身份标记”，是“形形色色的
‘人’”，这些前空表人模之间拥有很多共同的语义属
性，即共同的语义特征。根据邵敬敏等［３］对语义特
征所作的分类，以上这些前空表人模基本范畴的成
员具有相同的自然性语义特征和组合性语义特征。
自然性语义特征是从最基本的概念、逻辑意义分解
出来的，它是语义特征的主体，数量多且杂。基于词
语模是对基式的抽象和概括，一经产生便具有定型
性，即“能够标示模标成分与模槽成分的性质”，“还
制约着所生成词语的语义走向”［４］，因此前空表人模
基本层次范畴成员的自然性语义特征表现在［＋具
体］、［＋可感知］、［＋生命］等多方面，而且从理论上
说这种列举是无限的；而所说的组合性语义特征，是
指影响到“模标”和“模槽”搭配的语义特征，即“能够
限定模标成分与模槽成分的位置”且“制约所生成词
语的语法性能和结构关系”［４］，因此前空表人模基本
层次范畴成员的组合语义特征是［＋模标后置］、［＋
名词性］、［＋定中结构］等。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
出，前空表人模基本层次范畴的成员具有相当多的
共同属性，且在“外形”上相似，可以把这种“外形”理
解成“形式的”和“语义的”，形式上都是“Ｘ＋Ｎ”的定
中结构，语义上都是“具有各色特点的人”。因此从
属性特征和格式塔特征来看，可以把前面列举的所
有“Ｘ＋Ｎ”式前空表人模界定为前空表人模基本层
次范畴的成员。

（二）前空表人模基本层次范畴的典型成员
依据前述 Ｕｎｇｅｒｅｒ和Ｓｃｈｍｉｄ的观点，原型理

论中的原型既可以是范畴中的典型成员，也可以是
从范畴成员中概括出来的图式［２］。在对前空表人模
基本层次范畴的典型成员的分析中，本文更倾向于
前一种说法，即认为基本层次范畴的典型成员能够

很自然地成为范畴化的原型，也就是认知参照点。
这里所探讨的原型主要是在基本层次范畴上起作

用，属于“世界上本身就存在的事物”，而非“人们创
造的事物”的原型范畴。随着时代的变化，范畴化的
原型也会发生变化，因为人们的认知机制发生了变
化。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前空表人模的基本层
次范畴中，成员的典型性在不断发生变化。各式各
样的“人”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出现，这是不能否认的
社会现实，但对各种“人”的归类因此不断发生变化，
这是人们认知上的改变，而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以语
言为表征。反映在前空表人模的基本层次范畴中，
“Ｘ人”“Ｘ民”等本应是其中的典型成员，这是由模
标“人”和“民”的语义特征决定的。第７版《现代汉
语词典》（简称《现汉》）的释义（取基本义或常用义）
为：“人，指某种身份或职业的人”［５］１０９６，“民，指某种
人”［５］９０８。它们的语义所指宽泛，语义等级不明显，
是最接近于科学定义上“人”的语义特征的模标。因
此从历时来看，“Ｘ人”“Ｘ民”等都是比较古老的词
语模，早已有之。凭此模式产生的词语确实也相当
多。在《汉语大词典》中，“Ｘ人”词语有１１００余个，
“Ｘ民”词语有３００余个，如“官人”“匠人”“商人”“见
证人”“边缘人”“草民”“顺民”“游民”“渔民”“烟民”
等，不胜枚举。随着社会发展至今，以“人”“民”等为
后置模标构成的新词语大量减少，虽然以它们为后
置模标仍构造了一些新词语，但已经不足以触发人
们的认知，这些词语辨识度已经不高，未被当作新词
语，因此从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汉语新词语》年编收词情
况来看，此类新词语的条目很少，如只收录了“养卡
人”“状态人”“煎饼人”“矮星人”“微民”“学民”“核灾
民”等，而“Ｘ族”“Ｘ客”“Ｘ哥”“Ｘ男”“Ｘ女”等已经
逐渐取旧有词语模而代之。
至此，笔者注意到原型理论在认识论方面对语

义范畴的解释力问题。原型理论认为，原型成员通
常具有认知上的凸显性，最容易被储存和提取，从原
型成员到非原型成员，其凸显性等级呈递减趋势［６］，
但这是“对语义范畴的理性内容的忽视”［７］。基于本
文的研究视角，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在范畴中，典型
性不是决定认知凸显的唯一原因，新奇性、多元性、
经济性也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因此会出现“典型
转移”。即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认知焦点也会相
应地发生变化，表现在语言中，人们会用一些令人
“耳目一新”的词语把客观存在的某类事物或正在发
生的某种现象纳入到某个已经存在的范畴中来。这
个范畴中的原“典型成员”退居次位，耳目一新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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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成员”跃居主位，“典型”发生了转移。至于这种
转移的时效性问题，要依据社会文化条件和人们的
主观心理而定。所以吴世雄等［８］认为语义范畴的原
型应有其文化基础，即语义范畴的原型分析应结合
语义范畴演变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同时现代范畴
理论也认为，范畴是“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对主观心
理意愿的满足”［９］。
因此，在前空表人模构成的词语中，“Ｘ族”“Ｘ

哥”类词语明显增多，这是社会文化因素和人们认知
心理在前空表人模原型范畴起作用的结果。新的事
物和现象不断涌现，它们各自彰显自己的特点，而对
具有这些特点的人如果还是用原来的模标标记身份

的话，这些特点的独特性、新奇性等就无从表达，因
此要“推陈出新”。于是就出现了表１中所列出的近
几年使用较频繁的十个前空表人模，它们也就成为
了前空表人模基本层次范畴的典型成员。

三、前空表人模基本层次范畴典型
成员的特点分析

　　表１所列出的前空表人模之所以能成为典型成
员，并非认知随意性的结果，而是由其模标语义的特
征性和模槽功能的聚合性决定的。对这些前空表人
模基本层次范畴典型成员的特点具体分析如下：

（一）泛指性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Ｘ族”类词语最多，与其类

似的还有“Ｘ客”，以二者为模式构成的新词语达到
了２３７条，占表人新词语总数的２４．７４％，其造词能
力之强不可小觑。究其原因，二者处于“典型转移”
的中间地带，语义表现上既有“传统风范”又不失“现
代气息”，这是由模标“族”“客”的身份特点和二者模
槽的聚合功能决定的。
首先，从模标“族”“客”的特点来说，二者在指

“人”的意义上都具有群指性，而且都经历了一个泛
化的过程。“族”是一个来自日语汉源词的模标，其
表人性在《现汉》中的释义是：“①家族；③种族；⑤称
具有某种共同属性的一类人”［５］１７４９。从中可以看出
“族”的语义经历了“具有较近的血缘关系①→具有
较远的亲缘关系③→具有某种共同属性特征⑤”这
样一个语义逐渐泛化的过程，“族”的内涵越来越小，
外延越来越大。所以在语言接触的影响下，自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出现“追星族”以来，以“Ｘ族”为词语模产
生了越来越多的新词语，仅从８年的统计语料中就
发现了２０７条“族”类新词语。而“客”是一个英源性
的音节语素化模标，来自于英文“ｈａｃｋｅｒ”的音译“黑

客”，以后在类推的过程中，又逐渐加入了意译的成
分，“对某些奔走各地从事某种活动的人的称
呼”［５］７４１。这样，汉语引入后固定下来便成为前空表
人模“Ｘ客”，依据此模式创造的汉语新词语就形成
了一个“客”族群，指具有各种行为特点的人，“客”就
成为了这个族群的身份标记，意义越来越空灵。从

８年的统计语料中，可以找出３０条“Ｘ客”类新词
语，虽然从数量上来说不及“族”类新词语，但二者作
为模标的共同语义特征最为接近，都表示具有某种
特点的人，而且从来源上说，都是外源性模标，本身
很新奇，传入本土后又具有了地方特征。综上分析，
可以表明为何以二者为模标构成的前空表人模具有

很高的能产性，“Ｘ族”“Ｘ客”也成为“典型转移”的
重点前空表人模。
其次，从模槽“Ｘ”的聚合功能来看，因为“族”和

“客”都是名词性模标，因此形成的词语模必定是名
词性的，是“Ｘ＋族／客”式的定中结构，其中“Ｘ”起修
饰限制作用，无论它是动词、名词还是形容词，其语
法功能都相同，这也是模槽聚合功能的第一点体现。
模槽聚合功能的第二点体现是其中各个成分深层语

义的相关性上，它们具有某种相同的作用或特征，可
以互相替换，聚合成群。以表１的２０７条“Ｘ族”新
词语为例，“Ｘ”为动词性的有１３７条，“Ｘ”为名词性
的有６０条，“Ｘ”为形容词性的有１０条。具体举例
分析如下：
动词性“Ｘ”。

ａ）突出行为动作的对象，如爱鲜族（喜爱新鲜食
品）、抄号族（抄下商品的货号）、出海族（走出上海）、
嫁碗族（嫁给公务员）、啃嫩族（依赖子女）、淘港族
（购买港产的货物）、恐二族（害怕生二胎）、隐贷族
（隐瞒助学贷款）、恐聚族（害怕聚会）、退盐族（退掉
食盐）、抢包族（抢红包）、未富先奢族（没有富起来而
购买奢侈品）等。

ｂ）突出行为动作的方式，如鬼旋族（像鬼一样
在外逗留）、秒杀族（在极短时间内拍下货品）、男就
族（依靠男朋友就业）、蚁居族（像蚂蚁一样聚居）、全
漂族（完全在外漂泊）、海囤族（海量囤货）、年清族
（在过年时花光积蓄）、网课族（在网上听课）、自给族
（自己供给）、月光退休族（每月花光退休工资）等。

ｃ）突出行为动作的重点，如刷刷族（刷分）、团团
族（团购）、囤囤族（囤货）、装装族（装出某种状态）等。
名词性“Ｘ”。

ａ）某种生活状态，如蚁族（生活状态如蚂蚁一
样）、蜂族（生活状态如蜜蜂一样）、草族（物欲如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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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柜族（居住在集装箱里）、锚族（子女如锚一样）、
电茧族（网络编织的茧）、婚活族（以结婚为目的的各
种活动）、密码族（热衷于各种密码）、时彩族（热衷于
买彩票）、车车族（用汽车后备箱卖东西）等。

ｂ）某种性格或心理，如榴莲族（职场中里香外
臭）、刹那族（重视每一个瞬间的价值）、摆婚族（摇摆
的婚约）、斑马族（生活要求简单）、花草族（职场中处
理不好人际关系）、脉客族（善于利用人脉）等。

ｃ）某种“人”，如换客族（在网上交换技能的人）、
虚客族（只看不买的人）、房托族（从房产交易中获利
的人）、财盲族（缺乏理财常识的人）、工漂族（四处漂
泊的农民工）等，因为“客、托、盲、漂”等已有虚化倾
向，以它们为模标已经构建了一批表人词语模。

ｄ）某种事物谐音，如庐舍族（ｌｏｓｅｒ）、麻豆族
（ｍｏｄｅｌ）、考拉族（ｋｏａｌａ）、汉堡族（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３Ａ
族（爱情、家庭、事业都达到最高一级）、ＢＭＷ 族
（ｂｕｓ、ｍｅｔｒｏ、ｗａｌｋ，指乘公交车、地铁或步行上下
班）、围脖族（微博）等。
形容词性“Ｘ”。

ａ）突出某种状态的特点，如孤族（孤独的）、准老
族（即将跨入老年的）、安安族（追求食品安全的）等。

ｂ）突出某种性格、行为的特点，如：死扣族（极
其抠门的）、恼火族（因为节假日开支大而烦恼、生气
的）、扣扣族（注重节俭的，“扣”是“抠”的谐音）等。
因为“Ｘ客”与“Ｘ族”的语法结构关系类似，此

不另论“Ｘ客”。综上可见，“Ｘ族”中模槽“Ｘ”的结
构关系和语义特点非常复杂，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
“Ｘ”与“族”的组配能力非常强，几乎可以说只要是
有某方面特点的人，都可以用“Ｘ族”来指称，这也形
成了“Ｘ族”极强的造词能力，而且这种能力有爆发
性的特点，因此短短几年中产生了如此多的“Ｘ族”
新词语，也成为“典型转移”的重点。

（二）关系性
这里所说的“关系”，是基于表１中前空表人模

模标的语义特点而言的，可以分为“对应关系”和“预
设关系”。根据语义特点的不同，又可把具有对应关
系的模标细分为“性别对应关系”和“亲属称谓对应
关系”。具体分析如下：

１．性别对应关系———“Ｘ男”和“Ｘ女”
从词性上来说，模标“男”和“女”在《现汉》中被

标注为属性词，只能充当修饰限制性成分。但从词
语模的角度看，“男”和“女”作为模标，表示“某一类
男性”和“某一类女性”，已经充当了定中结构的中心
语。从语义角度看，“男”和“女”这两个模标都属名

词性，语义比较实在，但二者的内涵和以前相比却有
了很大不同。
以“Ｘ男”为例。严格来说，“Ｘ男”是当代汉语

中才出现的词语模。从表１中可以看出，８年共产
生“Ｘ男”新词语３７条。模标“男”的语义特征具有
群指性，具有特指性的个例极少，３７条新词语中只
有“戳车男”和“抡车男”两例。从具有修饰限制作用
的“Ｘ”的语义特征来看，多表示某类男子行为、性格
或自身条件方面的特点，一般通过减缩或隐喻构词，
语义透明度很低，而且不少具有外源性。根据“Ｘ”
深层语义的相关性，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ａ）某种事物，如便当男（指年轻男性上班时携带
的饭盒，源自日本）、“快餐男”（感情来去匆匆）、月亮
男（对外人热情，对家人冷淡）、奶瓶男（心理上没有
断奶）、灯笼男（打着灯笼也难找）。

ｂ）某种动物，如牛奋男（像牛一样辛苦劳作）、
鸡贼男（小气，精于算计，源于北京话）。

ｃ）某种“名号”，如玩具男（取名于韩国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一个流行音乐组合“玩具”）、顺溜男（《我的
兄弟叫顺溜》中的男主角）、乙男（日本电视剧《乙男》
中的男主角）、余味男（《媳妇的美好时代》中的
男主角）。

ｄ）某种外貌、性格特点，如丑帅男（长相不符合
传统审美，但整体感觉很帅）、女子男（穿着打扮像女
人）、标配男（认为只结婚不谈恋爱是标准配备）。

ｅ）某种谐音或字母，如贝塔男（音译于希腊字母
“β”，表示在“最优、第一”的“α”之后）、阿尔法男（音
译“α”，表示各方面条件很好）、极客男（音译于
“ｇｅｅｋ”，智商高、情商低）、４Ｄ男（具有多维度特征，
“Ｄ”指“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与“Ｘ男”相对的就是“Ｘ女”，“Ｘ女”是早已有

之的词语模，在２１世纪前比较多见［４］。然而在近
年，“Ｘ女”又有发展壮大的趋势。从表１中可以看
出，８年共产生“Ｘ女”族新词语３８条，在数量上与
后来居上的“Ｘ男”族旗鼓相当。因为前面已经讨论
了“Ｘ男”中模标“男”和模槽“Ｘ”的语义特征，而“Ｘ
女”与其在“某一类人”这一语义场中构成对义关系，
所以这里“Ｘ女”中“模标”和“模槽”的语义特征不再
赘述。但要注意的是，“Ｘ男”与“Ｘ女”族新词语呈
现出互补分布的特点。一种是模槽没有变化而模标
有变化，如：三不男／三不女；另一种是模槽与模标都
有变化，如：经济适用男／简单方便女、经适男／杠杆
女、素养男／单贵女、豪华男／兴盛女。也正是因为模
标“男”“女”的性别限制性和相辅相成性，模槽“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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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上的隐喻性，使得“Ｘ男”“Ｘ女”这组对应前空
表人模构造的新词语大多指男性或者女性性格、行
为、自身条件方面的特点。因此，“Ｘ男”“Ｘ女”在表
人方面不及“Ｘ族”“Ｘ客”那么广泛，相应的在能产
性上也不及后者，但还是可以作为“典型转移”的中
坚力量。

２．亲属称谓对应关系———“Ｘ哥”和“Ｘ姐”
从语义上来看，二者的模标“哥”“姐”在“亲属称

谓”这一语义场中构成对义关系，而且语义都经历了
由特指到泛指乃至脱落的过程，即：亲属称谓（表哥、
表姐）→类亲属称谓（张哥、张姐）→泛亲属称谓（咆
哮哥、咆哮姐）→亲属称谓义脱落（空哥、空姐）［１０］。
从两个词语模创造新词语的数量上来看，表１中“Ｘ
哥”类新词语是６４条，“Ｘ姐”类新词语是９条，前者
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究其原因，除了词语出现
的时段性原因之外，本文认为还有一种原因不容忽
视，即“Ｘ嫂”“Ｘ妹”等词语模分摊了“Ｘ姐”的部分
造词能力，而却极少有“Ｘ姐夫”“Ｘ弟”之类的词语
模分摊“Ｘ哥”的造词能力，因此导致了在数量上“Ｘ
姐”类新词语不及“Ｘ哥”类新词语。基于此以“Ｘ
哥”为例来具体分析。
在搜集到的６４条“Ｘ哥”类新词语中，发现具有

特指性的有４４条，具有群指性的只有１６条，还有４
条既可以群指也可以特指。特指性词语占比较高，
而模标“哥”的语义演变中只有“亲属称谓”和“类亲
属称谓”具有特指性，如果没有亲缘关系，那只能是
“类亲属称谓”。这种语义演变中的“逆返”现象可以
从社会文化环境因素中去探寻原因，而模槽“Ｘ”正
是这种因素的体现。积极的、正能量社会事件中，人
们对事件参与者持认可、褒扬的态度，自然想表达更
多的敬谢之意，因此只有通过最靠近“亲属称谓”的
“类亲属称谓”来实现，如：高考哥、上墙哥、蹭课哥、
锦旗哥、垫钱哥、浇水哥、收碗哥、抱抱哥、公益哥、麻
袋哥、街净哥等。相较而言，群指性词语中，模标
“哥”就是“泛亲属称谓”或“亲属称谓义脱落”，有些
甚至是“男性义脱落”，当然也显示出人们对事件参
与者的一种或中立或贬抑的态度［１１］，如力学哥、励
志哥、齐全哥、公交哥、咆哮哥、外语哥、回收哥、Ｕ
哥、厅哥等。同样的，“Ｘ哥”与“Ｘ姐”族新词语也呈
现互补分布的特点，如动哥／动姐、房哥／房姐、Ｕ
哥／Ｕ姐、淡定哥／淡定姐、犀利哥／犀利姐、笑脸哥／
微笑姐。

３．预设关系———“Ｘ二代”
“预设”属于语用学术语，叶蜚声等［１２］认为，句

子传递信息所依赖的、说话者设定为自己与受话者
都知道的那些知识就是“预设”。预设属于背景知
识，是一种附带信息，这里借用来分析模标“二代”。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８年共产生“Ｘ二代”新词语２７
条，“二代”作为前空表人模的模标，说明其是“一代”
的下一代，与上一代有血缘关系或继承关系，语义上
具有群指性，并且有某种预设性，这种预设性又是和
模槽“Ｘ”相联系的。因此模槽“Ｘ”不仅对模标“二
代”起着修饰限制作用，而且也体现了其中各个成分
深层语义的相关性。具体分析如下：

ａ）“一代”具有的某种特点，如单二代、民二代、
贫二代、官二代、权二代、名二代、团二代、微富二代、
小康二代。

ｂ）“二代”具有的某种特点，如拼二代、房二代、
仁二代、新二代、强二代、坑二代。

ｃ）“一代”和“二代”共有的某种特点，如文二代、
写二代、笑二代、流二代、漂二代、游二代、导二代、商
二代、油二代、垄二代、职二代、喜二代。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一代”具有的某种

特点，主要是由模槽“Ｘ”体现的，它标示着“一代”的
生活境遇，也预设着“二代”的成长或生活环境。“二
代”具有的某种特点，也是由模槽“Ｘ”体现的，它标
示着“二代”的生活境遇，也在更深层次上预设着“一
代”的生活境遇。“一代”和“二代”共有的某种特点，
依然是由模槽“Ｘ”体现的，它标示着“一代”和“二
代”共同的成长或生活环境，也预设着“一代”和“二
代”共同的生活境遇。
综上可以看出，“Ｘ男”“Ｘ女”“Ｘ哥”“Ｘ姐”“Ｘ

二代”等前空表人模由于模标“男”“女”和“哥”“姐”
的语义对称性、性别限制性和称谓限制性，以及模标
“二代”在语义上的职业、身份限制性，使得进入模槽
的词语在语义和语法功能等方面也必然受到局限，
因此此五类前空表人模的新词语产量略逊于“Ｘ族”
“Ｘ客”类前空表人模。

（三）隐喻性
“隐喻”是一种很普遍的认知现象和语言表达现

象，它是“两个相似认知模型之间的‘投射’”。语言
中的“隐喻”最常见的就是用一个比较具体的概念隐
喻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１３］在前空表人模中也存在
这种“隐喻”现象，如表１中的“Ｘ帝”“Ｘ奴”“Ｘ控”。
其中“帝”和“奴”都是名词性模标。“帝”的表人义在
《现汉》中的解释为：ａ）宗教徒或神话中称宇宙的创
造者和主宰者；ｂ）君主；皇帝［５］２８７。而现在指“在某
一领域有专长或突出特点的代表人物”（意义源自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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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印书馆出版的《２０１０汉语新词语》１７页，有改动）。
“帝”语义的泛化经历了“天神中的主宰者→人世间
的主宰者→某个领域的主宰者”三个阶段，源域和目
标域之间的相似点就是“权威性”，语用主体依靠逻
辑推理和联想，用“神界的权威”来隐喻“某个领域的
‘权威’”，实现了从源域到目标域的投射，具有特指
性，也具有群指性。模标“奴”的语义泛化也经历了
“阶级社会中被役使的人→被役使的人→被某种事
物束缚的人”三个阶段，源域和目标域的相似点是
“被束缚”，因此用具体时间、具体阶层的“被束缚”隐
喻经济或心理上的“被束缚”，实现了从源域到目标
域的投射，具有群指性。
至于二者模槽功能的聚合性，要分别来讨论。

首先来看“Ｘ帝”，模槽“Ｘ”对模标“帝”有修饰限制
作用，表示某个领域的代表事物，按照“领域”的特
点，可以作出如下分类：

ａ）心理领域，如淡定帝、预测帝、表情帝。

ｂ）专业领域，如房帝、口误帝、练摊帝、听证帝、
特长帝、打工帝。

ｃ）影视领域，如贺岁帝、龙套帝、收视帝、合影
帝、酱油帝、霸屏帝。
而在“Ｘ奴”中，模槽“Ｘ”的语法功能也是修饰

限制，但在语义上是施事，是模标“奴”的施动者，构
成了“Ｘ—束缚—奴”这样一个语义框架。根据“Ｘ”
的语义特点，可以把“Ｘ奴”作出如下分类：

ａ）心理施事，如上班奴、码奴、屏奴。

ｂ）经济施事，如菜奴、坟奴、果奴、团奴、发票
奴、险奴。

ｃ）经济、心理双重施事，如孩奴、网购奴、年奴。
最后，来看一下“Ｘ控”。“控”是一个来自日语

英源词的模标，其语义也经历了一个泛化的过程。
它最初产生于 ＡＣＧ（动画、漫画、游戏）领域，因此一
开始由“控”组成的控族词通常是 ＡＣＧ领域的专业
用语。受到语源的影响，“控”在语义上表示“具有某
种情结或极度喜欢某事物的人”，而且这种情结或喜
欢有很极端、变态的味道，如“妹控”。后来随着使用
领域的扩展，“控”语义上的消极、贬义色彩逐渐淡
化，成为了一个具有中性色彩的模标，泛指“非常喜
欢某种事物的人”，具有群指性。表１中的１２条“Ｘ
控”，都是“控”语义泛化后形成的新词语。从词性上
来看，“控”具有动词性，但作为前空表人模的模标，
它又具有名词性中心语的身份，可以用隐喻来解释。
“控”在《现汉》中的释义为“控制”［５］７４８，而“Ｘ控”中
的“控”表达的是“控制主体的心理特点”，即“沉迷，

不能自拔”，所以是用具体的动作来隐喻较抽象的动
作发出者的心理，从而实现从源域到目标域的投射。
“Ｘ控”中模槽“Ｘ”的语法功能依旧是修饰限制，但
整个模式形成的语义框架却是“人—控—Ｘ”，根据
“Ｘ”的语义特点，可以对“Ｘ控”作如下分类：

ａ）某种事物，如中国控、微博控、穿越控、四叶
控、推特控、侦探控、攻略控、弟控、颜值控。

ｂ）某种行为，如街拍控、签到控、辟谣控。
综上可以看出，“Ｘ帝”“Ｘ奴”“Ｘ控”等前空表

人模由于模标“帝”“奴”“控”在语义上的隐喻特点，

造成进入模槽的词语在语义和语法功能等方面也必

然受到局限，因此此类前空表人模的新词语数量逊
于泛指性和关系性前空表人模。

四、结　语

本文以范畴理论为主导，对当代汉语新词语中
的前空表人模进行了分析，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
人们认知的改变，前空表人模基本层次范畴中的典
型成员发生了转移，具有新颖性和独特性的表人模
成为了这个范畴中的典型成员。本文从模标语义和
模槽功能两个方面，对其中的典型成员“Ｘ族”“Ｘ
哥”“Ｘ女”“Ｘ男”“Ｘ客”“Ｘ二代”“Ｘ帝”“Ｘ奴”“Ｘ
控”“Ｘ姐”作了分类探讨，结果表明：“Ｘ族”“Ｘ客”
的模标具有泛指性，在语法聚合的基础上二者的模
槽具有较强的语义聚合功能；“Ｘ哥”“Ｘ姐”“Ｘ男”
“Ｘ女”“Ｘ二代”的模标具有关系性，即对应关系或
预设关系，五者的模槽具有潜隐的语义聚合功能，体
现在每个模式模槽词语深层语义的相关性上；“Ｘ
帝”“Ｘ奴”“Ｘ控”的模标具有隐喻性，三者模槽的聚
合功能分别体现于意义领域的不同。
在前空表人模基本层次范畴认知的过程中，还

有一点要注意，即在把“具有某类特点的人”是归入
“Ｘ族”“Ｘ客”，还是“Ｘ男”“Ｘ哥”，抑或是“Ｘ控”或
其他的过程中，就已沾染了主观色彩，亦所谓的“主
观化”。这既是一个共时概念，又是一个历时概念，

前空表人模研究也应遵循此法，以更好地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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